《人間佛教論集》
有情──人類為本的佛法
(原出自《佛法概論》第三章)
釋如正2004/9/17
第一節  佛法從有情說起

一、前言

引言：宗教與哲學，認識其根本的立場，即不難把握其思想的重心。

重點：學習佛法，要把握住佛法思想的重心；要把握住佛法思想的重心，先要認識佛法根本的立場。(佛法含括宗教及哲學)
設問：佛法以什麼為其根本的立場？
舉答：佛法的中心、根本，是---有情；不是---宇宙、社會、物質或精神。
結論：把握佛法的真義，從有情著眼；不從宇宙、社會、物質或精神說起。

定義：有情---- 梵語sattva「薩埵」，譯為有情---有情愛或有情識。.

溯根探源：1從「數論」，2從《般若經》。
1：從「數論」

數論師自性的三德
──薩埵(sattva)、刺闍(rajas)、答摩(tamas)中，即有此薩埵。
約心理說-------薩埵是----「情」

約動靜說-------薩埵是----「動」 由此，可見薩埵是象徵「情感、光明、活動」的。

約明闇說-------薩埵是--「光明」

小結：約此以說有精神活動的有情，即熱情奔放而為生命之流者。

2：從《般若經》

《般若經》
說薩埵為「大心」、「快心」、「勇心」、「如金剛心」，也是說他(菩薩)是強有力地，堅決不斷的努力者。
歸結：小如螻蟻，大至人類，以及一切有情，都時刻在情本的生命狂流中。有情以此情愛或情識為本。由於衝動的非理性，以及對於環境與自我的愛好，故不容易解脫繫縛而實現無累的自在。

二、有情為問題的根本
2-1明人生是苦，以經為證：

2-1-1約略的說：
           ---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---對於身心的苦-----
人生是苦-------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---------對於社會的苦--------五蘊熾盛苦
           ---所求不得苦---------------------對於自然的苦-----
2-1-1-1求不得苦的解說---《義品》訶欲頌

《大毘婆沙論》卷34(T27,p. 176, a1-b5)

昔有王名曰多求，稟性兇暴，貪求無厭，劫奪國人所有財寶。於是臣佐議共退之，以其次弟紹繼王位。時多求王至國邊邑，編草作屨以自存活。如是多時，弟王忽憶，問諸臣曰：「大兄何在？」諸臣答言：「聞在邊邑作屨自活。」王聞憂惱作是思惟：「兄既如是，我今何用居王位耶？」即時召來封以一邑，人多附彼，食便不供；如是更封二邑三邑乃至半國，猶故無厭；遂復興兵殺弟自立。

時天帝釋知已念言：「今此惡王不識恩義，我今應往誑而惱之。」遂自化作婆羅門像，戴帽披苫執缾持杖，至彼王所作吉祥言，讚歎呪願在一面立。
王言：「梵志！從何所來？」婆羅門言：「從大海外。」王言：「海外有何事耶？」答言：「我見有一國土，安隱豐樂，多諸人眾，奇珍異寶，充滿其國。」王言：「我力可得彼不？」婆羅門言：「往必可得。」王復問言：「誰相導引？」答言：「我能。」王言：「幾日當可進途？」婆羅門言：「却後七日。」言已便去。
時多求王招集兵眾，辦諸資具至第七日，嚴駕將行，覓婆羅門竟不能得。王遂憂惱作是念言：「彼若來者，當得大利，坐失彼故，所期不獲。」遂入憂室，煩冤而坐，舉國無人解其愁毒。

時釋迦菩薩生彼國中大婆羅門村，少因緣故來至王都。聞如是事，心生悲愍。謂諸臣曰：「吾能解王心中愁結。」諸臣歡喜，引至王前。以吉祥言讚歎呪願，在一面立，為王宣說《義品》伽他：
　趣求諸欲人　　常起於悕望　  所欲若稱遂　　心便大歡喜

　趣求諸欲人　　常起於悕望　  所欲若不遂　　惱壞如箭中

如是次第為王盡說彼《義品》中〈呵欲頌〉已，即時菩薩自離欲染，王聞遂解心中憂毒。

2-1-2具體的說：觀其現象，探其原因，察其結果---《中阿含》
〈苦陰經〉
2-1-2-1舉例說明一

觀其現象：族姓子者，隨其伎術，以自存活，或作田業．或行治生．或以學書．或明算術．或知工數．或巧刻印．或作文章．或造手筆．或曉經書．或作勇將．或奉事王。作諸事業，求圖錢財。

探其原因：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。

察其結果：若不得錢財者，便生憂苦、愁戚、懊惱；若得錢財者，彼便愛惜、守護、密藏；若亡失，彼便生憂苦、愁戚、懊惱。

2-1-2-2舉例說明二
觀其現象：母共子諍，子共母諍，父子、兄弟、姊妹、親族展轉共諍；王王共諍，民民共諍，國國共諍；梵志梵志共諍，居士居士共諍。
探其原因：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。
察其結果：母說子惡，子說母惡，父子、兄弟、姊妹、親族更相說惡。彼因鬥諍共相憎故，以種種器仗轉相加害。或以拳扠石擲，或以杖打刀斫。彼當鬪時，或死、或怖，受極重苦。
2-1-2-3舉例說明三
觀其現象：著鎧被袍，持矟弓箭，或執刀楯，入村、入邑、入國、入城，穿牆發藏，劫奪財物，斷截王路。或至他巷，壞村、害邑、滅國、破城。
探其原因：因欲緣欲，以欲為本。
察其結果：於中或為王人所捉，種種考治，或截手足，或截耳鼻，或以鞭鞭，或以杖撾，或以棒打，或梟其首。彼在其中，或死或怖，受極重苦。
2-2明離苦的方法：
2-2-1：明世出世間的不同

2-2-1-1：世間離苦的方法：
成立、運用、發展一切的學理、制度、技術----每每是舊問題還沒解決，新問題又層出不窮，總是扶得東來西又倒！這是由於枝末的而不是根本的。
2-2-1-2：佛教離苦的方法：

認知人生是苦：有情的發生眾苦，問題在於有情（五蘊為有情的蘊素）本身。
了解苦形成的原因：有此五蘊，而五蘊又熾然如火，這所以苦海無邊。
知道滅苦的道理：要解除痛苦，必須對此五蘊和合的有情，給予合理的解脫才行。
循正確滅苦的方法：根本而徹底的解脫，非著重於對有情自身的反省、體察不可。

2-2-1-3：世間錯誤解決人生問題的方式

      ---唯物論--------------------

---忽略本身，直從外界去把握真實。
---神秘的客觀實在論------

哲學--
---唯心論----重視內心------

----想從認識問題的解決中去把握真理。
---認識論-----重視認識----
2-2-1-4：佛法正確解決人生問題的方式

      ----以現實經驗的有情為本，從有情的存在中去把握。
                  ---觀察他來自何處？去向何方？

佛法-------徹底的體認有情-----有情到底是什麼？

---他的特性與活動的形態又如何？

----從體認中知道應該如何建立正確的人生觀。
2-2-2明內外道離苦之不同：
 

基督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賴外在的神


佛  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視自力的淨化
第二節  莫辜負此人身

一、人在有情界的地位
1-1、明此世間有情--畜生、鬼之類別
                 --空中的飛鳥，水中的魚龍，地上的走獸。
        ---畜生-------無足的，兩足的，四足的，多足的。
                 ---一棲的，兩棲的，三棲的。
                 ----無財--
---鬼-----------少財-----從饑渴苦迫得名，常稱之為餓鬼。
                 ----多財--
1-2、明世間信有鬼之由來：
                  ---或由於夢見死亡的眷屬
人類對於鬼的確信------或由於疫病及病人的所見所聞

---或由於跳神扶乩等神秘現象

                -----最主要的是----見到死亡者的孤苦饑渴

1-3、明中國與印度觀念不同

印度的傳說：唯有生在餓鬼中，才會享受兒孫的祭祀
。
中國的觀念：「人死為鬼」
。
1-2、明他世間有情：天、地獄

1-2-1、比人間高一級的天界有情

     ---高級-----------------------人身-------- --帝釋天
天----                   ----鬼身(夜叉)---毘沙門

     ---低級---四王天
中-------畜身(龍王)---毘樓博叉

1-2-2、比人間低一級的地獄有情

       ------八熱地獄

地獄                   佛教所說

------八寒地獄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為各宗教所共同承認
小結：五趣各是有情的一類，而人為五趣的中心，為有情上升下墮的機紐。此人本的有情觀，與中國一般的鬼本論非常不同。
二、人類的特勝
前言：一般宗教皆以天上最好，佛法獨到的見地卻以為人間最好。

2-1、五趣之比較
        ---天---享受物質欲樂，精神定樂的陶醉，結果是墮落。

        ---人---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苦樂參半----上升下墮的機紐
五趣---------畜生----有殘殺苦----------苦多於樂
---餓鬼----有饑渴苦----------苦多於樂

        ---地獄----有寒熱苦----幾乎有苦無樂

2-2、舉經證明「人身殊勝」
諸佛皆在人間成佛，所以惟有生在人間，才能稟受佛法，體悟真理而得正覺的自在。天雖在人間之上，享受比人殊勝，但人為天的善趣，值得天神的仰慕。----這是《阿含經》的深義
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6 (T02,p. 693, c10-p. 694, a10)
爾時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天子欲命終時，有五未曾有瑞應而現在前。云何為五？一者華萎。二者衣裳垢坋。三者身體污臭。四者不樂本座。五者天女星散。是謂天子當命終時有此五瑞應。」
爾時。天子極懷愁憂，椎胸喚叫。爾時。諸天子來至此天子所，語此天子言：「汝今爾來可生善處，快得善處，快得善利，以得善利，當念安處善業。」爾時。諸天而教授之。
爾時。有一比丘白世尊言：「三十三天云何得生善處？云何快得善利？云何安處善業？」
世尊告曰：「人間於天則是善處。得善處、得善利者：生正見家，與善知識從事，於如來法中得信根，是謂名為快得善利。彼云何名為安處善業？於如來法中而得信根，剃除鬚髮，以信堅固出家學道；彼以學道，戒性具足，諸根不缺，飯食知足，恒念經行，得三達明。是謂名為安處善業。」
爾時。世尊便說此偈：「人為天善處 良友為善利 出家為善業 有漏盡無漏」
比丘當知，三十三天著於五欲，彼以人間為善趣。於如來得出家，為善利而得三達。所以然者，佛世尊皆出人間，非由天而得也。是故比丘！於此命終當生天上
。」
爾時。彼比丘白世尊：「云何比丘當生善趣？」
世尊告曰：「涅槃者，即是比丘善趣。汝今比丘！當求方便，得至涅槃。如是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爾時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設問：佛陀何以必須出在人間？人間有什麼特勝？
舉答：人間具「環境、慚愧、智慧、堅忍」四種特勝。
舉論明「佛陀何以必須出在人間？」

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78(T27,p. 893, a18-b3)
問：何不即於覩史多天成正等覺，而必來人間耶？

答：隨諸佛法故。謂過殑伽沙數諸佛世尊，皆於人中而取正覺故。

復次，天趣身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依止故。

復次，唯人智見猛利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。

復次，諸天耽著妙欲，於入正性離生、得果離染等事非增上故。

復次，人趣根性猛利，多分能受如來正法，天趣不爾。

復次，最後有菩薩必受胎生，天趣唯化生故。

復次，有二事處佛出世間：一有厭心，二有猛利智。當知此二唯人趣有。

復次，人天並是法器，為欲俱攝故來人間。若在天上則人無由往。

又，不可令天上成佛，來人間化，人當疑佛，是幻所作，不受法故。

是以菩薩人間成佛。
舉經明「人間較天殊勝」

《長阿含經》(T01, p. 135, b23~c26)
佛告比丘︰「閻浮提人有三事勝拘耶尼人。何等為三？一者、勇猛強記，能造業行；二者、勇猛強記，勤修梵行；三者、勇猛強記，佛出其土。以此三事勝拘耶尼。…閻浮提人亦以上三事勝忉利天、焰摩天、兜率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。」
2-2-1、明「環境」特勝：
      ---天--------太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容易墮落
              --太富貴---過分享受、窮奢極欲----
---人-------苦樂均調--知苦而能厭苦，能考慮參究，體悟真理與實現自由
五趣----       ---太貧苦-----生活逼迫，或作惡業----少能----
---畜生-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追求真理與自由
---餓鬼-----太苦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無力----
      ---地獄---

小結：苦樂的人間，尚有太樂、太苦而無法修道的現象，何況極樂的天堂，極苦的地獄！太樂太苦，均不易受行佛法，唯有苦樂均調人間，易受行佛法。
舉經為證：帝釋天為了佛法，特來世間稟受，但在享受五欲時，竟完全忘記了。
《增壹阿含經》卷10(T02,p. 593, c13-p. 594, a11)

聞如是。一時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。釋提桓因至世尊所。到已。頭面禮足，在一面住。白世尊曰：「云何比丘斷於愛欲，心得解脫，乃至究竟安隱之處，無有諸患，天．人所敬？」爾時。世尊告釋提桓因曰：於是，拘翼！若是比丘聞此空法，解無所有，則得解了一切諸法。如實知之，身所覺知苦樂之法，若不苦不樂之法，即於此身觀悉無常，皆歸於空。彼已觀此不苦不樂之變，亦不起想。以無有想，則無恐怖。以無恐怖，則般涅槃。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復受有。如實知之，是謂：釋提桓因！比丘斷於愛欲，心得解脫，乃至究竟安隱之處，無有災患，天．人所敬。

爾時。釋提桓因禮世尊足已，繞三匝而退。
當於爾時。尊者大目犍連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繫念在前。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便作是念：「向者，帝釋得道跡而問事耶？為不得道跡而問義耶？我今當試之。」爾時。尊者大目犍連即以神足，如屈伸臂頃，便至三十三天。 

爾時。釋提桓因遙見大目犍連遠來，即起奉迎，並作是語：「善來，尊者大目犍連！尊自不至此，亦大久矣。願欲與尊論說法義，願在此處坐。」 是時。目犍連問釋提桓因曰：「世尊與汝說斷愛欲之法，我欲聞之，今正是時，可與我說之。 

釋提桓因白言：「我今諸天事猥多，或自有事，或復有諸天事，我所聞者即時而忘。」
另舉論證：
《薩婆多毘尼毘婆沙》卷1(T23,509, b11~c9)

凡得波羅提木叉戒者，以五道而言，唯人道得戒，餘四道不得。如天道以著樂深重，不能得戒。
如昔一時，大目揵連以弟子有病，上忉利天以問耆婆。正值諸天入歡喜園。爾時目連在路側立，一切諸天無顧看者。耆婆後至，顧見目連向舉一手，乘車直過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連自念：「此本人間是我弟子，而今受天福，以著天樂都失本心。」即以神力制車令住。耆婆下車禮目連足，目連種種因緣責其不可。耆婆答目連曰：「以我人中為大德弟子，是故舉手問訊。頗見諸天有爾者不？生天上著樂染心不得自在，是使爾耳！」

目連問耆婆曰：「弟子有病當云何治？」耆婆答曰：「唯以斷食為本。」
有時目連，勸釋提桓因：「佛世難值，何不數數相近諮受正法？」帝釋欲解目連意故，遣使敕一天子令來，反覆三喚，猶故不來。此一天子唯有一婦有一伎樂，以染欲情深，雖復天王命重，不能自割。後不獲已而來。帝釋問曰：「何故爾耶？」即以實而對。
帝釋白目連曰：「此天子唯有一天女一妓樂，以自娛樂，不能自割，況作天王，種種宮觀、無數天女，天須陀食自然百味，百千妓樂以自娛樂，視東忘西。雖知佛世難遇正法難聞，而以染樂纏縛不得自在。知可如何？」

凡受戒法，以勇猛心自誓決斷，然後得戒。諸天著樂心多善心力弱。何由得戒？餓鬼以飢渴苦身心焦然。地獄無量苦惱種種楚毒。心意著痛無緣得戒。畜生中以業障故。無所曉知無受戒法。
延伸思考：是不是生到天上都會忘記在人間所聞的佛法呢？在《雜阿含經》經中有一曠野長者生天後，不但「本所受持，今悉不忘。」而且「本人間時，有所聞法，不盡得者，今亦憶念。」並說「若人安樂處，能憶持法，非為苦處。」

《雜阿含經》卷22(T02,p. 159, a1~29)
一時，佛住曠野精舍。時，有曠野長者疾病命終，生無熱天
。生彼天已，即作是念：「我今不應久於此住，不見世尊。」作是念已，如力士屈申臂頃，從無熱天沒，現於佛前。時，彼天子天身委地，不能自立；猶如酥油委地，不能自立。如是，彼天子天身細軟，不自持立。爾時，世尊告彼天子：「汝當變化作此麤身，而立於地。」時，彼天子即自化形，作此麤身而立於地。於是，天子前禮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告手天子：「汝手天子，本於此間為人身時，所受經法，今故憶念不悉忘耶？」手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本所受持，今悉不忘；本人間時，有所聞法，不盡得者，今亦憶念。如世尊善說；世尊說言：若人安樂處，能憶持法，非為苦處。此說真實。如世尊在閻浮提，種種雜類，四眾圍遶，而為說法；彼諸四眾聞佛所說，皆悉奉行。我亦如是。於無熱天上，為諸天人大會說法，彼諸天眾悉受修學。」

佛告手天子：「汝於此人間時，於幾法無厭足故，而得生彼無熱天中？」

手天子白佛：「世尊！我於三法無厭足故，身壞命終，生無熱天。何等三法？我於見佛無厭故，身壞命終生無熱天；我於佛法無厭足故，生無熱天；供養眾僧無厭足故，身壞命終，生無熱天。」

時，手天子即說偈言：
見佛無厭足 聞法亦無厭 供養於眾僧 亦未曾知足 受持賢聖法 調伏慳著垢

2-2-2、明「慚愧」特勝

舉經為證：《增含》〈慚愧品〉說：「以其世間有此二法，…不與六畜共同」。
《增壹阿含經》卷9(T02,p. 587, b7-14)
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二妙法擁護世間。云何為二法？所謂有慚、有愧也。諸比丘！若無此二法，世間則不別有父．有母．有兄．有弟．有妻子．知識．尊長．大小。便當與猪．雞．狗．牛．羊六畜之類而同一等。以其世間有此二法擁護世間，則別有父母．兄弟．妻子．尊長．大小，亦不與六畜共同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習有慚、有愧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釋義：慚愧是自顧不足，要求改善的向上心；依於尊重真理──法，尊重自己，尊重世間的法制公意，向「輕拒暴惡」、「崇重賢善」而前進。這是道德的向上心，能息除煩惱眾惡的動力，為人類所以為人的特色之一。

2-2-3、明「智慧」特勝
三惡趣-----是缺少智慧的，都依賴生得的本能而動作。
------能從經驗的記憶中，啟發抉擇、量度等慧力，能設法解決問題。
人-----------有世俗智(有漏智)------------相對的改善環境、身心。
------有更高的智慧(無漏智)------探求人生的秘奧，到達徹底的解脫。
2-2-4、明「堅忍」特勝

我們這個世界，叫娑婆世界，娑婆(梵saha^、sabha)即堪忍的意思。
這世間的人，能忍受極大的苦難，為了達到某一目的，犧牲在所不惜，非達到目的不可。這雖也可以應用於作惡，但如以佛法引導，使之趨向自利利他的善業，即可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直達圓滿至善的境地。
2-3、強調人的特性
                  ----慚愧------止息意----------梵行勝

人三事勝於天上
--------智慧------末那沙
-------憶念勝

                  ----堅忍------忍----------------勇猛勝
總結：

1. 諸佛皆出人間成佛，開演教化，使人類同得正覺。
2. 佛法不屬於三途，也不屬於諸天，惟有人類才是佛法的住持者，修學者。
3. 人生如此優勝，難得生在人間，又遇到佛法，應盡量發揮人的特長，依佛陀所開示的方法前進。
4. 在沒有完成正覺的解脫以前，必須保持此優良的人身。
5. 若因惡行而墮入三途，或受神教定樂所蒙惑，誤向天趣----長壽天
是八難
之一，那可以說是辜負了人身，「如入寶山空手回」！

人的缺陷罪惡，無法補救，惟有依賴神，以虔誠的信仰，接受神的恩賜，才有希望。





在有情以外，幻想自然的精神的神，作為自己的歸依處，想依賴他而得超脫現實的苦迫。





有情的一切，由有情的思想行為而決定。





憑有情自己合法則的思想與行為，從契合一切法的因果事理中，淨化自己，圓成自己。








� 數論：SAMkhya僧佉，或稱雨眾外道，本意為「數」，是推算量度之意，古奧義書解釋為「審擇」，或被引申為「精取」。數論以「二十五諦」為其學說中心思想，審擇精取二十五諦以說明宇宙萬有的原理，故有數論之名，乃印度六派哲學中成立最早者。


� 《金七十論》卷上(T54,1247c)謂︰薩埵--喜(樂)---能作光照--照，羅闍--憂(惱)---能作生起--造，多磨--闇癡-----能作繫縛--縛。


�《般若經》是最初期的大乘經典，早在西元179 年時，《般若經》已被譯為中文。


� 參見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4 (T8,243c15)，《大智度論》卷4 (T25,86a14)、(T25,94a20)。《光讚經》卷5 (T8,180c5~27)。


�參見《中阿含經》卷25(T01,584c9~ 586a28)


� 參見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 ( T27,59b7~25)、《發智論》卷1(T26,919c12~27)、《毘婆沙論》卷7(T28,44c22~45a5)


�《禮記·祭法》：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，皆曰命。其萬物死，皆曰折；人死，曰鬼；此五代之所不變也。


� 四天王即東面之持國天（梵Dhrtarastra提頭賴吒）、南面之增長天（梵Virudhaka毗樓勒）、西面之廣目天（梵Virupaksa毗樓婆叉）、北面之多聞天（梵Dhanada 或 Vaicravana毗沙門）。


� 一般認為「當生天上」應是「當生人間」或「當勿生天上」之漏誤。


�另見《大方便佛報恩經》(T03,160 b6~c5)


�無熱天(梵 Atapa)，為無一切熱惱之處，是色界四禪九天之第六天，為證不還果(阿那含)的聖者所居住之五不還天(又稱五淨居處、五那含天)之一。五不還天即色界第四禪九天中的無煩、無熱、善現、善見、色究竟諸天。


� 關於人類的特勝，諸經論中多有記載。可參閱《長阿含》卷20 (T1,135c5-25)，《起世經》卷8 (T1,348a7-b5)，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72(T27,867c19-25)，《大智度論》卷65 (T25,516a6-9)


�末那沙：梵語manuSya，意為人類，由語根√man----「思考」的意思引申而來。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72 (T27,867c6-12)：「云何人趣？…何故此趣名末奴沙？答：昔有轉輪王名曼馱多。告諸人曰：汝等欲有所作，應先思惟稱量觀察。爾時諸人即如王教，欲有所作皆先思惟稱量觀察，便於種種工巧業處而得善巧。以能用意思惟觀察所作事故，名末奴沙。」


�長壽天---一般指色、無色界諸天，因其命報長遠，寂靜安隱，其中有情多以之為涅槃，不求佛法，故稱之為難。


�八難：指不得遇佛、不聞正法之八種障難。即：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長壽天、邊地、盲聾瘖啞、世智辯聰、佛前佛後。然據《增一阿含經》卷16載，奉持八關齋法，可對治此八難。另據《成實論》卷2，則以四輪來對治八難，即：1、住善處，可生中國。2、依善人，可生值佛世。3、自發正願，可具正見。4、宿植善根，可諸根完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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